
没没身身份份，，自自闭闭症症““幼幼儿儿园园””孤孤独独运运转转
以“小饭桌”形式存在，收了78名“星星的孩子”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孙女学会自己小便
爷爷给老师磕头感谢

6月1日，全国各地小朋友
欢度自己的节日，济宁慧星幼
儿园内，也不例外。院子里响起
音乐，老师得多喊几遍，孩子们
才能排列整齐，跟随旋律手舞
足蹈。这里共有80名学生，和别
的地方不同，78名是自闭症儿
童，两名是智障儿童。

上午10点半，刘水和往常一
样开始哭闹，园里所有老师都熟
知这个规律。“每天闹四次，必
须得抱着哄才行。”说着，赵老
师把刘水抱起，搂在怀里，头部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只手轻
轻拍着他的背部，在院里来回
踱步。四岁的刘水，已经有五六
十斤重，如果抱一会儿放下来马
上就“啊啊啊”地哭闹。半个小时
后，刘水抬起头，小脸扭向前看。

“好啦？今天还挺快。”见到
这样，赵老师把刘水小心放下，
脸上掩不住欣喜，连着抱了半
个小时，胳膊已经酸麻。正常情
况下他每次哭闹得两小时，需
要几位老师轮流来抱。

这家幼儿园的孩子，年龄
从四岁到11岁不等，大部分都
在康复机构接受着正常的康复
治疗，每天康复结束后再到这
里学习生活自理能力。根据每
个孩子的年龄和智商，园长张
慧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班级。

六岁的妞妞很漂亮，双手玩
着衣角，不时四处张望。在老师
的引导下，还能含糊地喊“阿
姨”。刚入园时，妞妞可不是这种
状态。“小便不能自理，双手一直
捂着耳朵，要是两只手顾不上，
就抬起胳膊来捂着。”说起孩子
的改变，张慧满眼宠溺，为了教
会她独立小便，老师可没少费心
思，每次四名老师一起，经过两
个月的引导，妞妞终于学会了自
己小便。又进行了一年半的纠正，
手和胳膊不再非得捂耳朵了。看
到孩子的改变，来接送妞妞的爷
爷，一度给老师磕头感谢。

有老师被孩子打晕

半小时后才醒过来

2013年开设至今，已经有20
多个孩子能够独立吃喝拉撒，从
园里走向社会。以前，张慧从来

没想过会有这么多特殊儿童。
“就是喜欢孩子，不论换哪

个工作，都是想和孩子们在一
起。”之前，张慧做了十年教育，
又做了三年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也是这段经历，让她有了自己办
园的想法。康复中心进行的是治
疗，要是能有一家机构教给这些
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就好了。

刚开始，园里只有六名孩
子，五位老师，半年后，增加到20
名，到如今，已经有了80名孩子，
老师也增加到14位，大多是特殊
教育或康复相关专业毕业的。

张慧的右臂上，有一块明
显的烫伤疤痕。自闭症儿童和
智障儿童的手脚没轻没重，老
师受伤是常事。一次，张慧到厨
房里查看饭菜做得如何，刚敞
开锅盖，一个孩子走了进来，为
了避免孩子乱摸烫着，张慧想
把他领出去，没想到，孩子一使
劲，反而把她推到了锅上，这块
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

燕燕也曾一巴掌把一位老
师扇晕过去，其他老师连忙掐
人中，半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
挨打多了，老师也总结出一些
经验。“孩子打你，千万不能吱
声，否则他们会觉得很好玩，一
个劲儿追着打。”赵老师在这里
工作已经一年半，自闭症孩子
不说话，一根头发就能看一天，
外人无法得知他们到底在想什
么。不过，赵老师同事已经慢慢
走进这些孩子心里。

80名孩子
一半以上父母离异

中午12点，燕燕刚吃过午
饭，妈妈孙女士准时出现在门
口，接她回出租房里午休。

“一岁多查出来存在智力障
碍，这么多年，一直是我陪着治
疗。”说起女儿，眼泪在47岁的孙
女士眼眶里直打转，只有家里有
这样的孩子，才能体会家长的心
情。也只有这些家长，才能感受
到这个幼儿园带来的希望。

在金乡老家，女儿曾去过一
家幼儿园，孙女士陪读了半天，
看见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决定
立马放弃。“只要这里愿意接收
我们，俺家燕燕就一直在这里
学。”农忙时，就得带着燕燕回老
家，早上醒了，燕燕就会闹：“我
要去上学，我要去上学……”

在这里，如果孩子每天吃三
顿饭，每月要交800元生活费；如

果吃两顿，交600元即可。一天不
来学习，园里退给家长37元。这
些钱，既包含餐费，还得用来支
付老师的工资、房租等等。

孙女士和燕燕的出租房在
附近一小区里，得知娘俩的情
况，租房中介专门给她介绍了最
便宜的房子，一室一厅每月房租
350元。孙女士还是觉得贵了点，
她还有个儿子在上大学，两家四
口老人需要赡养，全靠丈夫打工
挣钱养家。见一家人生活实在困
难，村里给女儿办理了低保。

园里80名孩子，一半以上孩
子的父母已经离异，或跟随一
方生活，或者跟随爷爷奶奶生
活。对其中两名家庭特别困难
的孩子，张慧决定学费减半。还
有一个亚孤儿，直接就留在园
里常住，不收取任何费用。

幼儿园是个“小饭桌”
期盼进学前教育系统

张慧和同事们从事的应该
属于特殊教育，对这方面有没
有特殊教育机构审批或补贴，
她咨询过不少人。

“在特殊儿童康复工程方
面，国家有相关补贴支持。”济宁
市残联组联部主任吴天珍说，在
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方面，国内相
关补贴政策还是空白。他曾写过
一篇论文，专门探讨特殊儿童学
前教育方式，类似慧星幼儿园，
他们聘请的是专业特殊幼教，
师资力量相对较强，但是得不
到学前教育系统承认，师资力
量不能纳入学前教育总盘子，
费用只能由家庭和幼儿园承担。
很多家长由于忙于工作，愿意把
孩子送到这里看护，幼儿园很受
家长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欢迎。
他觉得，国家可以有计划地规范
扶持一批私立特殊幼儿园。

事实上，这家幼儿园还没有
任何手续，一直是以“小饭桌”
的形式存在。经过几方咨询，张
慧决定申请普通幼儿园。目前，
济宁市任城区教体局已经收到
她的申报材料，等待联合消防、
食药监等部门进行实地查看，
如果符合条件，任城区教体局会
按规定发放相关证件。

对此，张慧很期待，有了正
规手续，教育部门可以按规定
对贫困生或残疾儿童进行减免
学费等政策扶持，济宁残联部
门也曾承诺尽可能给予现金或
其他方面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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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别把把自自闭闭症症孩孩子子
遗遗忘忘在在角角落落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是如果家里有一个患自闭
症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经”基本就更难念了。

孩子出问题，首先是对家庭亲情的打击，在济宁慧星幼儿园
里有78名自闭症儿童，半数以上父母离异，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
家庭得以维系，仍需有人时刻照顾不能自理的“星儿”。再加上高
额的康复费用，可以说，家有“星儿”，父母身上便背着一个沉重
的包袱。

因为精神世界的封闭，“星儿”与家庭、学校、社会的剥离从
出生起便已注定。就在3月份，济南一名“星儿”上学却被多次拒
绝，引来社会关注。自闭症在医学界尚没有根治方法，主要是以
教育为主，而且需要提早干预。社会的冷漠隔断了“星儿”认知世
界的途径。

部分自闭症儿童选择与正常孩子一起上学，不过，对自闭症
儿童的排斥让很多家长心灰意冷，社会自建的专门针对自闭症
儿童的幼儿园，也就成了必需。房租、特教老师的费用、孩子生活
等均需要开销，这些开销如果全落在家庭的身上，让本就支离破
碎的家庭再去承担，很沉重，也很难长期维系。

而且，自闭症群体并不是个小数目，有统计显示，自闭症发
病率为1%，据此算来，中国有1000万的自闭症患者，有200万的
自闭症儿童。作为“边缘群体”，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政府与社会
足够的关注。

对于济宁慧星幼儿园来说，如果政府与教育部门能及时介
入，把幼儿园纳入教育系统，给予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无疑
是对幼儿园敢担当的鼓励，也是对80名自闭症与智障儿童家庭最
有力的支持。（李师胜）

300余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是济宁80名自闭症和智
障儿童的家。在这里，通过几年的学习，他们逐渐掌握
吃喝拉撒等生活自理能力。但是，自闭症儿童家庭普遍
贫困，幼儿园也得维持运转，花费很大。一直以“小饭
桌”形式存在的这家私立特殊幼儿园，还缺乏相应政策
扶持。

特教幼儿园的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孩子跟着老师学简单的动作。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幼儿园的老师在为孩子们上舞蹈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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